
要不是穷，

我才不会让儿子出来打工”

7月31日早上8点多，做完手术十几个小
时后的符罗平体温突然升高到39度。术后高
烧是大家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除了打退烧
针，医生也没有别的办法。

一切只得听天由命。
母亲罗俊芳伏在儿子耳边，轻声喊着他

的名字，但高烧导致的昏迷使儿子对此毫无
反应。前一天，这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
的小伙子被推出手术室后的第一句话是：
“妈，我已经这样了，我呆在这里有啥意
思？别管了”。罗俊芳听了鼻子一酸，眼泪
夺眶而出。她知道儿子是怕家里花钱。

家里确实没什么钱了，这两天已经花了
近两万元，医生说，孩子想要恢复好至少得
四个月时间。四个月，那得花多少钱啊？罗
俊芳想都不敢想。可是她必须保住儿子的
命，他才20岁。可又能怎么办呢？对于他们
这个贫穷的打工家庭来说，能做的，也许只
有祈祷。

本来，一家人觉得好不容易供出这么一
个大学生，这个家还指望他光耀门楣呢。可
现在，儿子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罗俊芳觉
得老天太不公平了，已经让他们这个家承受
着贫困的煎熬，如今又把伤痛的折磨降临在
他们身上。

“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穷，我才舍不得让
儿子出来打工＂，罗俊芳感到很内疚。因为
常年在外打工，她和儿子聚少离多，这一
次，她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活计，把所有的
精力都放在儿子身上了。她仔细地打量着自
己的儿子：身体壮实、听话懂事、吃苦耐
劳，老家村里的人都羡慕她养了个好儿子，
可是儿子现在却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鼻子
里插着氧气管，腹部缠着厚厚的绷带，绷带
下面是手术后缝合的12针以及三个伤口。

罗俊芳不忍回忆7月29日下午那惨痛的一
幕。那几天潍坊一直下雨，工地上到处湿漉
漉的。儿子符罗平在一处五米高的地方干
活，平时上来下去如履平地。那天下午，突
然脚下一滑，符罗平失去平衡，他伸手抓住

一根横木，但木头没能承受住他的体重，符
罗平从五米高的地方重重地摔了下来，正好
一屁股坐在了冒出地面的一根钢筋上。当
时，罗俊芳和丈夫符道银以及大儿子符毅都
在不远处干活，听到有人摔下来，他们马上
凑过来看，看到出事的正是符罗平时，一家
人惊呆了。

钢筋从符罗平的肛门插进去20公分，鲜
血直流。罗俊芳吓得浑身发抖，当救援人员
把符罗平与钢筋分离时，她看到钢筋上还残
留着儿子的血肉。

三天前，罗俊芳花350块钱买的手机在口
袋里装得好好的，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裂
缝，罗俊芳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想
到，三天后，厄运降临在儿子符罗平身上。

罗俊芳说，原本这一切可以避免，儿子
完全可以不来干这份危险性很大的活儿。放
假前，符罗平的一个同学给他介绍一份去培
训班当老师的工作，可儿子觉得一个月1600
块钱的工资太少了，他决定来潍坊打工，既
能和家人团聚，又赚得多。

7月5日，符罗平从成都坐火车来到潍
坊，和家人团聚后的第三天就开始上班了。
一家人住在潍坊市玉清街潍县中路附近一个
小区临时搭建的窝棚里。每天六点赶到工
地，干到中午11点半吃午饭，下午两点上
班，再干到晚上7点，一天工作10个半小时。
每天能赚240元钱，当天结账。到7月29日符
罗平已经赚了4000多元，再干上半个月，大
二的学费就够了。

可是，命运打破了符罗平的计划，他无
法准时返回学校了。

“在外打工，

一怕生病，二怕出事”

命运也给这个贫困的家庭一次沉重的打
击。

符罗平的父亲符道银出生在四川省巴中
市一个偏远的山村，祖辈贫困。符道银兄弟
四人，他排行老大。因为家里穷，只有他和
老三娶了妻，而老三还是倒插门娶了自己的
表妹。符道银的其他两个弟弟已经四十多岁
了，至今仍打着光棍和老父母住在一起。

符道银12岁就在外边打工，学得一手好
木工。与其他亲戚相比，他家算是过得好
的。2012年，大儿子符毅成了家，二儿子符
罗平考上了大学，符家双喜临门。这个戴着
眼镜、老实巴交的男人希望一家人能靠着勤
劳的双手一同创造美好的生活。

他没有什么可以给孩子们的，除了自己
的一手好木工。他把自己的手艺教给了两个
儿子。大儿子符毅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
靠着父亲交给他的木工手艺打工谋生。二儿
子符罗平从高中时候就跟着父亲、哥哥学木
工，一放假就到工地上干活，赚钱补贴家
用。2012年夏天，符罗平考上了大学，没来
得及高兴就跟着全家到青岛一个工地上打
工，靠着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本领，符罗平成
了这个家庭的得力帮手。

罗俊芳很心疼儿子，别人家的孩子考上
大学，一家人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供着才
好，呆在家里好吃好喝伺候着，想旅游还是
想要礼物，各种愿望都满足着，可是符罗平
不行，家里实在太穷了，哥哥结婚刚把家里
的积蓄都花光了，他不出来帮着打工赚钱，
拿什么交学费？

母亲的心疼只能藏在心里，干活的时
候，罗俊芳总会偷偷地看着儿子，有时候她
甚至暗自佩服自己的儿子，酷暑的天气，一
天也不肯休息，他人胖爱出汗，脖子上总是
围一条毛巾，不一会儿就湿透了，用手一拧
汗水哗哗地流。可儿子从来不喊苦不喊累。
罗俊芳觉得对不起儿子，有一次，她信誓旦
旦地向儿子承诺：“爸爸妈妈会趁着身体还
行努力干活，等你结婚的时候给你攒出十万
块钱来！”

攒十万块钱谈何容易？今年农历三月，
罗俊芳跟着丈夫带着大儿子和大儿媳妇一起
来到潍坊，经人介绍，一家四口在一家工地
上找到了一份“包工”，儿媳怀孕了留在家
里做饭，其他三个人出去干活，可是连续干
了三个多月，三个人一共领到1万多工资，其
余的两万多元工钱得等到年底才能领，而这
点钱到领取的时候还得扣掉 5 % 的“质量
费”，为了等着领取这笔钱，一家四口只能
继续滞留在潍坊，为了生活，他们只好再找
一些点工，事实上他们更喜欢点工，点工虽
然每天的工作时间长，但工钱每天一结，不

拖欠。
全家人省吃俭用，家里的三个男人都不

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罗俊芳说，大儿子符
毅连件新衣服也舍不得买，平时买菜都是挑
便宜的烂菜，肉也舍不得吃，即便这样，五
口人每天至少得消费五六十元，现在物价贵
的不行，想攒点钱，只能千方百计地省。

儿子住院的这几天里，罗俊芳和丈夫每
天只吃方便面。因为花销太大，大儿子符毅
坚持回去干活，干完活后再来看弟弟，他舍
不得打车，从卧龙街潍县中路附近的工地到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他每
天走着来回。那天，怀孕六个多月的大儿媳
妇来医院来医院看弟弟，回去的时候，罗俊
芳陪着儿媳妇每人花一块钱挤公交车，可公
交车只能坐到距离家一半的地方，下车后两
个人又花了四五十分钟才走回了家。

“在外打工，一怕生病，二怕出事。如
果事事顺利无病无灾，这一年也许还能攒出
万把块钱，要是出点事，就算白干了。”罗
俊芳深知这个道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她
小心翼翼、斤斤计较地过日子，只一个猝不
及防的厄运，就让全家人的希望支离破碎。

“就算再艰难，

也要一起坚强地活下去”

7月31日下午，记者找到了符道银一家五
口住的地方。这是一个在建小区内临时搭建
的砖房，如果非要称之为房子的话，只能因
为它还有门、有房顶。

房子外面长满了野草，踩着几块铺在泥
里的地面砖可以走到房门口，房子外面晾着
衣服和被褥。符道银的儿媳妇岳晓楠带着记
者参观了他们的“家”。推开门，潮湿腐烂
的味道扑面而来，这个不足十平米的空间是
他们一家人居住的地方。砖头上搭块合成板
就是床铺，这样的床只有一张，桌子凳子也
是用砖头垒起来的。地上摆满了各种工具和
生活用品。人进去简直无处下脚。隔壁是厨
房，一些吃的东西用塑料袋装好吊在天花板
上，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被老鼠偷吃。

因为最近雨多，屋里太潮湿，他们就在
小区空着的车库里睡觉，那里干燥还凉快。

在乱糟糟的屋子里，记者在地上发现了一摞
书，翻开一看原来是符罗平的，这是些英语
四级考试和计算机考级的参考书。书的旁边
是他白天干活时用的锤子、锯子、卷尺等工
具。

干木工不是他的理想，也不是他的爱
好。符罗平说他大学毕业后要继续考研，可
是英语不太好，放暑假他特意带了几本英语
课本，白天干活，晚上还能学习一会儿。

说起儿子的学习，罗俊芳很是得意。作
为一个偏远山村的妇女，她深知知识可以改
变人的命运，从小她就对小儿子很严格，符
罗平也很争气，学习一直很好。高考那年，
他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西南石油大
学。罗俊芳说儿子数学最好，那年高考数学
挺难，但儿子考了128分。

但关于儿子在大学里的情况，罗俊芳
则知之甚少，儿子也很少主动跟她聊。考上
大学后儿子是自己一个人去大学报到的。一
家人都在外边打工，只有春节能短暂相聚。

罗俊芳很想去儿子的大学看一看。今年暑
假罗俊芳和儿子在潍坊团聚，一天，她开玩笑
地对儿子说，等天气凉快了，我也去你们学校
看看，看你在学校是混日子还是正经念书？儿
子装作生气地说，妈你怎么这么说我？

儿子出事后，罗俊芳打电话到儿子的学
校，想给儿子办理休学。得知自己的学生打
工出事了，西南石油大学的校领导和班上的
老师立即决定来潍坊看望慰问符罗平。在和
学校的老师交流中，罗俊芳才知道儿子在学
校还是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个学期还得
了“三好学生”的荣誉证书，因为学习刻
苦，同学们都叫他“学霸”。

符罗平受伤的消息很快在同学们中间传
开了，有几个同学大老远从东营赶过来看
他，来不了的同学纷纷在网上留言为他加油
鼓劲。

符罗平的辅导员肖老师代表学校来看望符
罗平，因为天气原因，肖老师的飞机延误了，他
通过电话告诉记者，学校得知符罗平受伤的消
息后非常重视，符罗平平时在学校学习不错，在
班里人缘也好，符罗平家里的情况他也听说过，
他为这个自强自立的学生感到自豪。

可是儿子的优秀表现，却让罗俊芳感到
无比的辛酸心痛。她觉得儿子的命太苦了，
出生在他们这样的家庭，既不能给他宽裕的
生活，也不能给他优雅的环境。这么小的年
纪就要为生活奔波劳苦，为家庭分担压力。
可这就是现实，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想要彻
底的改变，过上富足的生活实在太难了，他
们这一辈人是实现不了了，全家人把希望寄
托在符罗平身上，可偏偏命运又如此捉弄。

8月1日，符罗平终于苏醒了，体温也稍
有下降。沉默寡言的符道银守在儿子的病床
边，盯着输液瓶，盯着儿子是不是排尿排便
了，每隔20分钟就给儿子量一次体温，并认
真记录在本子上。罗俊芳则光着脚在儿子病
房外的走廊里踱来踱去，嘴里轻轻地祈祷
着：“儿子你要活下来，就算生活再艰难，
我们也要一起坚强地活下去！”

一一个个打打工工家家庭庭的的非非典典型型样样本本
这是一个典型的打工家庭，为了生计一家人像迁徙的野牛一样，奔走在各个城市的工地上。这又是一个非典型的打工家家庭，他们吃苦耐劳，生活简朴，向往美好的生

活，可命运却不肯眷顾他们。他们与贫困抗争的同时，也与命运抗争着。他们容易满足，同时经不起折腾。他们是万千千打工家庭的缩影，是贫贱家庭百事哀的一个样本。

文/片 本报记者 马媛媛

暑假期间为数不少的大学生选
择打一份暑期工，为自己积攒社会经
验，也赚取一定的报酬。但对于涉世
未深的学生而言，受伤、受骗等现象
屡屡发生。作为一名暑期工利益该如
何保证？

学校：
鼓励兼职并告知注意事项

潍坊学院学生处李学军处长告
诉记者，学校都非常鼓励大学生兼
职，因为兼职是通过亲身实践来接触
社会，从而促进自己成长，挣钱只是
一个方面，学到对自己有帮助的知识
和经验才是重要的。

李处长说，每当寒暑假，各单位
用工需求量大，特别是促销人员和服
务人员更是紧缺，大学生兼职需求量
大增。然而，很少有学生与用工单位
签署协议，部分人怕找不到兼职不敢
谈条件，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一旦发
生纠纷，学生往往会成为弱者。像被
克扣工资、得不到之前用工许诺的现
象有很多。”

李处长说，学校在放假之前，会
告诉学生在做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慎
重，尽可能与用工单位签订工作协
议。对于外省兼职或收取中介费用的
单位要调查好，以免上当受骗。还要
防范人身伤害，在做兼职时注意人身
安全。

李处长说，针对学生在兼职期间
出现的问题，学校也经常研究对策。
目前学校有建立兼职供需信息库的
想法。拿家教来说，学校可以把校内
具有家教能力的学生信息和有家教
需求的家长和孩子的信息，全部进行
登记。另外要求学校工作人员必须见
到孩子和家长本人，并留下家长的户
口本、身份证复印件等，来更好地保
障学生的利益。

劳动部门：
受伤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一说起劳动维权，不少人会想到
劳动部门，而对于暑期工的劳动维
权，潍坊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暑
期工不是企业正式员工无法受理，而
且暑期工受伤无法享受工伤保险。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校生并不具备劳动者的条件，不能
算是我国劳动法上规定的劳动者，不
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不符合工伤
保险条例规定的受偿主体资格，因此
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学生打工期
间受到的伤害按一般民事侵权处理，
受民法调整。所以事先签订的协议很
重要，这是上法庭的重要证据。

但暑期工的法律问题无法回避，
市劳动监察队负责人表示，劳动部门
在监察中掌握的尺度是：如果被招用
的学生不满16周岁，即认定使用童
工，要按照法律规定全部清退，送达
其监护人身边，并对企业进行处罚；
如果已满16岁不满18岁，则只能要求
厂方按照未成年工的标准做好保护
工作。

潍坊市劳动人事争论仲裁院负
责人表示，每年到了暑期快要结束的
时候，都会接到部分暑期工维权的电
话，但是由于暑期工不属于企业正式
员工，人事劳动争论仲裁院无法对暑

期工的劳动行为进行维权，所以对暑
期打工的学生提出以下几点提醒：

第一，找一些可信的信息，不要
相信网上那些“在家就能赚钱”的宣
传。选择合法的公司，可以打工商声
讯电话查询公司是否合法。注意公司
的办公地点，一般窝在纯住宅楼里的
是黑公司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出门面试一定要让别人知
道你去了哪里，如果发现你的“老板”
想把你关进小黑屋子讲怎么靠先进
销售方式成功，赶紧请假离开，并迅
速报警。到男雇主家做家教的女生，
最好第一次拉一个同学一起去。在老
师组织下和同学们一起去工厂打工，
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方式。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在开工
前和老板签署一份协议，声明你的权
利和保险事宜。并且把协商好的所有
事宜全部写在纸面上，如果事后维
权，将是最有力的证据。

律师提醒：
签劳动合同保存劳动证据

目前，暑期工市场逐年壮大，对
于涉世未深的学生而言，很有可能发
生纠纷，据律师王建华介绍，暑期工
的市场监管的确存在一些空白，因为
在校学生的身份问题，根据相关法律
和意见，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
学不视为就业，因为没有建立劳动关
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只是一种
协议。

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学生过分相
信中介、用人单位，不少暑期工通过
中介或招聘传单找工作，开始工作后
甚至连工厂的信息都不慎了解，很容
易踏进陷阱。

现在很多学生暑期工根本就不
签订协议，当发生纠纷时也没有维权
的依据。因此不少用人单位钻法律空
子，利用学生急于求职的心理，双方
没有签定协议便开始劳务关系。由于
打暑期工的学生和用人单位是雇员
和雇主的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因此
发生纠纷时，劳动仲裁委员会也很难
处理。

“大学生都是成年人了，打工时
应该签订劳动合同。”王建华律师表
示，一般打工小于三个月的应该签订
劳动合同，大于三个月的就会有三个
月的试用期。在签订合同时，要特别
注意工资报酬的数目、工作时间、劳
动过程中的保护措施。

选择暑期工作企业也是重要的
一部分，王建华律师说，“要确定它是
不是皮包公司、空壳公司，擦亮自己
的眼睛，以防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

不过，现在的大学生暑期打工很
少会签订合同，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呢？“不签合同的劳动者就属于弱势
群体。”王建华建议，首先最好还是签
订劳动合同，但若没有签合同，还可
以通过保存劳动关系证据的方式进
行申诉。

“比如你的工资表、工资的银行
转账记录、入职登记表等，甚至是工
卡、工牌都可以成为证据。拥有证据
进行投诉且工作时间不满一年，是可
以得到双倍工资补偿的。”王建华告
诉记者，如果连这些证据都没有，也
可以通过劳动部门申请调解，让劳动
部门给企业施压，以便争取自己的合
法权益而不受侵害。

大学生暑期打工
权益如何保证？
本报记者 秦昕 从书莹

为防止老鼠偷吃，厨房里的食物都
吊在天花板上。

罗俊芳伏在儿子耳边轻轻呼唤他的名字，但儿子没有反应。

符罗平来潍坊后就和家人挤住在这里。

简陋的厨房。

符道银停下工地上的活，每天陪在儿子
身边。

大二学生王飞龙暑期边学车边干兼职。经人介绍接到一个发传单的工
作。对多数大学生来说，暑期适合他们的工作并不多。

本报记者 张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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